
芒种过后袁不期而遇的雨水让淮海的树木草坪
充满了勃勃生机遥 一天袁我正享受着唯美乐曲的时
候袁忽然发现袁眼前树上飘落了一层粉红色的花朵遥
呀浴 是农场行道树的合欢花开了遥

淮海路北侧近千米长的人行道旁袁生长着近百
株高大茂密的合欢树遥 虽不延绵袁但也成了几处风
景遥六七月间花开之时袁茵茵绿树中红中带粉袁粉中
透红袁绽放出一种爽滑似的美丽遥 也许它生长在淮
海路的北侧袁没有楼房的遮挡袁光照充足袁合欢树一
到夏季就是繁花似锦袁像是一层花袁飘逸在绿树之
上遥 在人们的视角里袁如云似雾尧缥缈虚幻袁让人着
迷遥

看到如此迷人的花卉袁不忍采摘袁只是轻触低
矮的枝条观赏着袁或是拿出手机拍了个特写袁定格
在心间遥近距离触摸着尧观赏着精灵般的花丝袁如伞
似扇袁又像是一朵朵焰火遥 无数根笔直的细丝缀在
花瓣上袁整个针形的花絮像是精雕细琢一般袁齐整
有序袁由浅入深的颜色也从花朵的中心渐变至最顶
端袁并且色彩丝丝入扣遥 而不同合欢树上的花朵色
彩虽有差异袁有的绯红袁有的粉红袁有的淡紫袁但同

一树上的花朵有序绽放袁绝无斑驳或是凌乱之处遥
你瞧袁 它的每一根花丝都是努力地上举着袁让

扇面昂扬地向着天空袁始终高昂着脸面向上袁给人
以蓬勃的力量遥 并且日落而合袁日出而开袁一张一
驰袁尽显妩媚风情遥 特别是每朵合欢花只有一天开
放的花期袁让我更觉得她的珍贵遥 如果你要瞧待开
的花朵袁清晨是观赏它最美的时刻袁此时的花朵吮
吸着露珠开放袁将每一朵朵花绽放到最极致袁大有
一种野娇艳欲滴冶之感袁娇艳到让人不忍心触碰遥

在农场袁我喜欢的花卉很多袁但合欢是我异常
喜欢的那一种遥喜欢它把花儿尽情绽放在枝头的形
态袁又欣赏它漂浮在叶片上方的野云彩冶袁并在翠绿
叶片的衬托下袁 显得这一片片花朵是多么的娇贵遥
因为它把自身最独特最美丽展露在路边袁让人们在
欣赏和流连中袁增加了人们对爱护生态尧保护自然
的动力遥

合欢树袁是淮海路上的一道明亮而有韵味的风
景遥 那轻柔飘逸悬浮在树上的花朵袁与农场美丽的
建筑广场和路边公园融为一体袁展现着风景这边独
好的意境和美丽遥

合欢花儿开
荫 陆军

夏秋之际袁玉蝉栖身高枝袁尽情歌唱遥 或沉郁袁或洪
亮袁或落寞袁或激昂袁如怨如慕尧如泣如诉袁余音袅袅袁不绝
如缕遥 诗人黄裳不禁发问院野乱蝉何事袁冒暑吟如诉袁断续
声中为谁苦钥浴 冶

蜂鸣是生命的呐喊遥玉蝉长期蛰伏地下袁成年累月在
黑暗中拼搏袁命运中充满了困难和危险袁生物学家法布尔
这样描写玉蝉院野四年黑暗中的苦工袁 一个月阳光下的歌
唱袁这就是蝉的生活冶遥玉蝉知道自己一生的短暂袁生活来
之不易袁理应将短暂变得辉煌袁所以袁只争朝夕尧冒暑长
吟尧执拗不息尧绵绵不绝袁被人们誉为野不知疲倦的歌手冶遥
由此可见袁蝉鸣是历经艰难险阻尧不折不挠精神的象征袁
是成功者的赞歌尧是短暂而辉煌人生的写照浴

蝉鸣是感悟人生的真切抒发或为洁身自好者讴歌遥
野垂缕饮清露袁流响出疏桐袁居高声自远袁非是籍东风冶遥在
这里袁野清露冶言洁尧野疏桐冶言高尧野流响冶声远闻也遥诗人借
蝉赞扬立身高洁尧洁身自好的品格袁这是地地道道的清华
人语遥或为羁旅远游者抒怀遥漂泊无涯者听蝉鸣袁野便觉一
年老袁能令万感生冶袁不尽的漂泊之愁袁使其归心似箭遥 或
为伤情念别者倾诉遥 惜别之人听蝉鸣袁特别凄凉怨切袁勾
引了无法言传的分手之苦袁 正如宋代诗人葛长庚描写的
那样院野听得寒蝉声断续袁一似离歌相答遥 冶蝉鸣确实渲染
了悲情袁深化了悲意遥 或为老病孤苦者伤感遥 老病孤苦者
听蝉鸣袁自当病翼惊秋尧枯形阅世尧顿成凄楚尧余音更苦袁
从而渲染和烘托了作者凄苦哀怨的意境和情感遥 或为抱
负高远者感叹袁 搞抱自负高远者听蝉鸣袁 往往因深得器
重袁声名远扬而自慰曰因才华未展袁壮志未酬而自嘲曰因怀
才不遇袁潦倒终身而哀叹遥人们以蝉抒怀袁借蝉言志袁旨趣
迥异尧各臻其妙! 晚唐诗人李商隐才华横溢袁却不受重用袁
令其发出野本以高难抱袁徒劳恨费声冶的哀叹袁隐喻自己郁
郁寡欢的情感遥 或为蒙难之人担忧遥 蒙难之人听蝉鸣袁顿
觉野露重飞难进袁风多响易沉冶遥 骆宾王因上书议政袁被诬
入狱袁一片忠心换来自身陷囹圄袁顿时悲从中来袁不可断
绝浴他便借蝉鸣抒发自己愁苦尧压抑尧辛酸的悲情怀袁充满
了幽愁尧压抑尧缠绵悱恻的情愫遥

蝉鸣是大自然献给人们的天籁之音遥 其声犹如柔袅
蓁丝袁好像娇妙苼烟袁恰似离歌相答袁形同自诉憔悴袁曹植
赞美它院野独怡乐而长吟冶袁当你心倦神疲袁正想寻梦之际袁
阵阵蝉鸣犹如娓娓动听的催眠曲袁使你安然入睡遥 野蝉噪
林愈静冶袁便是描写这样的幽静浴

玉蝉吟如诉
荫 许尚森

滩涂的雷雨袁另有一番情趣遥如果不身临其境是难
以感觉雨中的甘味袁 那样的令人回味袁 更让人浮想联
翩遥

细算到盐场已有 30个年头袁经历多少次雷雨已难
以说清了遥现又到了雷雨肆虐的时候袁想想过去多少个
夜晚袁从睡梦中被雷声惊醒袁不论白天工作多么疲惫袁
此时都要立即起床袁抢保卤尧忙苫布袁保证卤水不受冲袁
盐斤不淌化遥 饱尝着许许多多酸尧甜尧苦尧辣袁熬过无数
个不眠之夜遥

夏天的雷雨浮躁尧狂妄袁既像野蛮者的粗鲁尧火爆袁
又像盐滩征途上的鼓角遥半夜时分袁当夜幕下一声惊雷
像炸开了的锅划破黑暗的夜空时袁 小组的喇叭里一遍
又一遍地喊着雷雨回波的方向袁 离我们所处的位置还
有多远袁向什么地方发展等等遥 遇到紧急情况袁也许人
们还在梦乡中悠悠地酣睡袁 但靠天吃饭的盐工们立即
冲出窝巢袁与雷雨野幽会冶遥雷雨时的旋律是紧张尧热烈尧
急促的袁盐工们的每根神经都绷得紧紧的遥云在天边翻
滚袁雷在空中震响袁绵延十多里的滩涂被雨幕笼罩着遥
风来了尧 雨来了袁 一排排水银灯在风雨中坚强地摇曳
着袁 工人们的手电筒在盐圩深处犹如萤火虫的光影在
晃动遥盐工们像快速作战的战士袁迅速抢保卤尧解缆绳尧
推塑布袁浑浊的夜空袁风声尧雨声尧雷声成了特殊的交响
曲遥 锯齿形的闪电尧轰隆隆的炸雷在头顶回旋示威袁他
们毫不介意袁反而以此为号角与暴风雨争夺时间袁争夺
胜利遥 在天公大显威风之时袁 在与暴风雨抗争的过程
中袁人帮人尧滩帮滩的互帮情景随处可见袁遥相呼应的
声音袁唱响了一曲曲野雨中情冶遥 此时此刻袁盐工们忘记
了一切恩怨和隔阂袁忘记了一切烦恼和忧愁袁他们心中
的得与失尧情与爱袁都在雨中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袁让
人刻骨铭心袁 终生不忘遥 当以胜利者的姿态忙好一切
后袁那种惬意心情不亚于举杯畅饮时的幸福遥

有时候袁雷雨来得快退得也快袁当最后一块黑云向
远处缓缓移动后袁雨过天晴袁野东边日出西边雨冶的美景
又给人一种清新尧亮丽尧祥和尧温暖之感袁显得特有韵
味袁让人心旷神怡袁盐工们的心情也如同这多彩的天空
一样显得特别清朗遥

朋友袁当你的窗被闪电映亮的时候袁当雷声惊醒你
睡梦的时候袁 朦胧中你也许在心中咒骂这天气影响着
你的睡意遥但你可知道袁这时袁盐工们视雷声为命令袁正
投入紧张的工作之中遥他们在观云测天袁他们在与雷雨
抗争袁他们把一切都交给了雨袁让生命在雨中更灿烂遥

盐场雷雨
荫 胡海宽

桥头河静静地流淌袁从南向北尧从北向南袁不知从
何时已经开始袁现在依然还是如此遥从没见过其波涛汹
涌袁也不曾见过其断流干涸遥 就这样静静地流淌,为了
生活在两旁的人们袁也见证着他们的苦痛和幸福遥

我的家就在桥头河旁袁 从我爷爷的小时候就是这
样袁 现在依然还是如此遥 虽然房子早已改变了一次一
次袁但家一直就在这里袁在桥头河旁袁静静的袁就像是水
在河里的流淌遥

桥头河在哪袁在千秋袁在射阳遥河也不宽袁地理也很
偏僻袁名字也是村上人习惯的这样叫袁谁也说不清究竟
是因为哪个桥头遥也许给你最先进的高德导航袁也未必
能够找到袁但于我却再熟悉不过袁也将永远不会相忘袁
直到不能想起遥

父母生我养我袁从早到晚袁从小到大袁从这里到远
方遥告诉我来自何处袁源头在哪里曰即使飞得再远袁这儿
永远是根曰 即使再辉煌风光袁 依然生长着桥头河的基
因遥桥头河伴我陪我袁给我曾经的快乐袁长久的相思袁以
及无限的感怀遥

童年最可忆袁 虽然生活也不很富足袁 但总是最快
乐遥桥头河里的水是那么清澈袁捧起来尧咽下去袁是那么
的甘甜遥最难忘的是夏天袁一群的孩子袁光着屁屁袁在河
里一泡就是半天遥除了嬉闹袁还能有所收获袁些许小鱼袁
些许螺螺蚬子遥 经母亲的巧手袁也是一餐美味遥 那时的
冬天也冷袁河面就是天然的冰场袁哪里需要什么冰刀袁
我们一样溜得汗淌遥 在童年的记忆中袁家旁就是河袁河
旁就是家袁家和河有时竟是难以区分的遥

后来袁外出读书遥开始是高中袁再就是大学遥起初两
个星期回家一趟袁再就是半年才能一回遥 慢慢地袁家旁
的桥头河袁 就从相知变成了相思遥 它还是那么静静地
流袁还是那么澈澈的清遥一遍遍地问袁一次次地想袁生怕
她改变了记忆中的模样遥 时间流逝中袁慢慢地袁竟发现
水不再清澈见底袁河面上也漂起了些许绿藻遥虽然也是
绿绿的袁但总觉得不是那么的协调遥

出去了袁就没有回来遥 告别了父母袁也告别家旁的
桥头河遥 在城市里工作袁也在城市里安家袁我也在城市
里过着自己的生活遥 日子久了袁我思念家袁但主要是我
的父母袁很多时候竟不再想起那条河遥只是偶尔家里来
人袁或是城里老乡聚会袁才又提起它遥

现在关于家乡的事袁 更多的来自母亲电话中的唠
叨遥 说河边那条路袁已改建成水泥路了袁下雨天也能照
样出门曰说家里的收成袁现在种起了白蒜袁种一季袁既能
收蒜苔袁也能收蒜头袁效益很不错曰说河对面的二爷家

孙子袁考上了大学袁正在请亲戚朋友喝酒遥 除了高兴的
事袁也有些事让人纠心遥说用上了自来水袁河没人护了袁
杂草丛生曰说有几个我小时候的玩伴已经走了袁也才五
十出头袁好可怜遥 妈妈的唠叼中袁家乡在变袁河在变袁一
如这个变化的时代遥 回头想想袁自已也在变袁从公房宿
舍到高楼阔屋袁从一头黑发前两鬓斑白袁从为人子到为
人父遥 一切都在变化袁也便有些心安理得遥

疫情缓解袁抽空回了趟老家袁看望年迈的父母遥 小
住了两日袁也有机会陪父母在村子里走了一圈遥和河边
的路一样袁村子里的路多做成了硬质路面袁平坦而且干
净遥 人家多的地方袁路旁还安装了路灯遥 除了集中居住
点上有十几家二层小楼袁散居的房子多半破旧袁好几家
门前的场上都长满了杂草遥 在村里遇见的人袁 除了小
孩袁多半是五十开外的袁年轻人很少遥走在河边袁河水依
然是那么静静地流淌袁已不像记忆中那么清澈遥偶尔碰
见钓鱼的袁桶里的鱼拼了命地挤在一起袁也不知想干些
什么遥 父亲说袁村子里的年轻人多到城里打工了袁没什
么人种地了袁 下一季就要土地流转了遥 从父亲的语调
中袁他是不赞成的袁但也没有办法袁更有些许忧伤遥没有
了年轻人袁就缺少了生机遥

我劝父母同我一起进城袁他们没同意袁说现在还能
照顾自已袁等到实在不行了再说遥 我想袁真的等父母也
走了袁老家也就没了遥站在桥头河边想袁即便家不在了袁
但河一定还在袁桥头河的水一定还会静静地流淌遥若干
年后袁 这静静流淌的河是否还会记得有那么一个光着
屁屁游泳的孩子袁 是否还会记得河边曾有陪伴它很多
年的我的家遥

家在桥头河旁
荫 陈卫中

盐城野八大碗冶袁八十年代前出生的盐阜人都应该记
得袁其实袁野八大碗冶就是野喜酒冶的代名词袁说吃野八大碗冶
去袁也就指吃喜酒去了袁乡村的妇女把箱子里已经压得
板整整的衣服穿上身袁头上抹点梳头油袁自行车龙头上
挂个布包袁行走在乡间的路上袁与见面的每一个人打招
呼袁野我去吃耶八大碗爷了袁偏偏你了遥 冶喜悦之情溢于言
表遥 因此袁一个庄上的人都知道袁谁家七姨八姑家今天什
么事情袁谁谁去吃野八大碗了冶遥

随着时间的流逝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袁野八大碗冶
已逐步离我们而去袁也基本上听不到野八大碗冶的声音遥
可前些天袁在街上看到一家野八大碗冶小饭店袁不由我再
次想起了我小时候心目中的野八大碗冶遥

我老家在农村袁记得我小时候袁听到吃野八大碗冶袁浑
身来劲遥 那时候的野八大碗冶袁只有到结婚尧生日尧定亲尧新
房收工等大的喜事袁才能吃到这丰盛的菜肴遥 春节农家
不做喜事袁也很少吃到袁就是做丧事也仅仅只是野六大
碗冶遥 那时的野八大碗冶袁有几样菜总是固定的袁如肉皮尧肉
圆尧瘦肉充鸡尧大肥肉尧羹尧海货尧鱼尧涨蛋等八样菜遥 如果
有人请吃野八大碗冶袁就知道要掏钱出礼了遥 那时候袁野八
大碗冶 成了大人掏钱消费和农家孩子改善伙食的信号遥

一听到野八大碗冶袁孩子们口水就直淌浴 从小我还有一个
坏习惯袁喜欢野跟路冶遥 爹爹尧父母亲换新衣服外去出人
情袁我知道肯定是去吃野八大碗冶袁于是就寸步不离他们遥
有一次袁我爹爹去邻居家吃喜酒袁由于我当时已上五年
级袁跟在大人的桌子旁边很难为情袁但自己又喜欢吃肉
圆遥 于是我就躲在邻居的人家门口小沟里袁我爹爹等肉
圆上桌子时袁就先用小碗盛起来端到小沟里送给我遥 那
时候的我袁看到喷香的肉圆袁一个箭步跳到沟坎上袁端起
我就狼吞虎咽起来噎噎

现在袁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袁城乡逐渐实
现一体化袁农村人家做喜事也到镇上和县城大饭店办喜
宴遥 野八大碗冶逐渐退出了野历史舞台冶袁变成了现在的十
几碗袁最多的达到了十六碗遥 现在人是每天在过年袁想吃
什么就烧什么袁愁吃愁穿的时代早已过去浴 然而袁现在再
次看到野八大碗冶袁仍然是一往情深袁因为它不但是农村
饮食文化的象征袁而且也是农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有
力见证遥 时下全国上下大兴厉行勤俭节约尧反对铺张浪
费之风袁为了您的健康袁我们还是少吃为好浴 野八大碗冶变
成野四小碗冶尧野三小碗冶这样更好浴 不是吃不起袁而是在好
好吃浴

又见“八大碗”
荫 张建忠

野小区莱场喧声闹袁挑选卖
买称心笑袁 忽闻水花声犹扰袁原
是鱼儿惊恐跳冶遥走进菜场袁水产
专区鱼蹦虾跳蟹爬却是繁忙热
闹无比袁野无鱼不成市冶袁 此话名
言也遥

野买鱼吗钥 冶袁我循声看了一
眼遥

野野生的袁自己弄的袁新鲜着
呢浴冶只要你野行动迟缓冶点点儿袁
调侧下头袁人精似的卖鱼人就如
同钓鱼者看到水中渔漂移抖动
的七彩浮子一样紧盯不舍袁大有
野猎物冶即将上钓的兴奋遥

其实袁我很喜欢吃鱼袁常去
的菜场有人认识我袁但我更欢捕
鱼遥野才钓的鱼呢冶袁一句话袁一个
字袁又野钓冶起我小时侯捕鱼的许
多美好的记忆与乐趣来遥

我的家乡在苏北平原袁还被
誉为野鱼米之乡冶袁虽不是真正意
义上的野水乡冶袁但从来不缺水袁
位于人工开挖的苏北灌溉总渠
南侧袁自然的射阳河北边袁门前
有条不大不小的八丈河袁不远处

有条南北向大干渠袁专门把总渠的洪泽湖淡水引进田
野的沟沟渠渠袁所以袁无论我走在家乡何处袁空气中都
会弥漫着独有湖水的那种甜丝的气息袁喝一口比今天
瓶装水还沁人心脾遥

对于野水乡水香冶袁外地人是没有这种体会的袁那
是早已刻入乡土味蕾的基因遥 有水就有鱼这话不假袁
从我记事起袁我对鱼及捕鱼的印象是很深刻的袁见识
并参与了多种捕鱼方式袁都饱含着劳动人民的勤劳与
智慧袁从中体会到许多人生哲理遥

我在写作过程中袁每每写到此袁都有怦然心动的
感觉袁有股力量冲击着我遥

我的家乡袁 除了平原外袁 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袁有
沟尧河尧渠尧荡尧圩尧塘尧滩袁独缺少湖遥 由于是黄海淤积
带海平面真高平均只有 1米左右袁 最低的地面仅 0.7
米袁自然形成西高东低地势遥 水往低处流呵袁因此袁人
们利用自然水位落差袁在渠上造了几道腰闸袁用于调
节水位袁 按照人们的意志有计划性地把水引进干渠袁
再进支渠袁流入水渠尧田头水沟袁然后拖锹放水灌溉农
田袁总渠水自流灌溉农田成为家乡独有一景遥

总渠上通洪泽湖袁淡水充足袁鱼类半富袁品种很
多遥鱼水里而生袁也随水而来袁人们很快发现并掌握了
这个规律袁利用自然水位落差进行淌鱼遥

野江村人事少袁时作捕鱼郎冶 (唐窑岑参)遥 我就照葫
芦画瓢袁择地去淌鱼遥就在进水口或排水口处袁用泥土
垒成土坝袁一般低于水位 10来公分袁坝下方不少于 30
公分处袁用网或竹(柳)篮子或芦苇帘子埋入坝内袁用硬
泥塞紧缝隙袁铺几根芦柴尧蒲草或小树枝袁再用小树棍
或锹锨支撑托起网尧篮尧帘等遥网具得要用绳子扣上口
拉紧到一定高度袁并用小树枝扎入泥中固定好遥 淌鱼
一切就绪后袁等着顺流而下的鱼而入野瓮冶了遥

这个方法跟山区或丘陵地带袁在溪水流下某处拦
网(用箩尧篓尧篮尧筛等工具)捕鱼的原理是一样的遥

鱼也是水中反应灵敏的生灵袁一旦发觉误入了歧
途袁都会本能地左冲右撞尧上跳下窜袁作四处的冲锋陷
阵袁几次努力无果后袁就变得听天由命温顺得多了袁不
再作徒而无功的搏击遥 为了防止鱼儿窜跳蹦跶跑掉袁
我还会学着他人的做法袁在淌鱼具的上方袁用柴草或
多余的柴帘子等物盖起鱼具三分之二袁留下尺把高活
动空间袁这样鱼就很难逃走遥当然袁用网具就省去这个
麻烦的遥

春夏季鱼要交配产卵袁相对活跃些袁夏秋是淌鱼
的最好季节遥白天淌到的多数是小鱼袁偶有极少数野愣
头青冶会鲁莽随水流下来遥 到了夜里放松警惕的大点
鱼儿会成群结队争先恐后的随流而下袁第二天淌鱼人
总会眉开眼笑地收取囊中之物遥 此时的瓮中之鱼袁却
并不温顺袁鱼见人都会再次窜跳蹦跶袁作最后努力突
围的遥我是经常有抓在手中的鱼摇头甩尾挣脱跳下水
跑掉的袁开始多少有点儿可惜袁后来常见如此袁也就见
怪不怪了遥 鱼儿变得不再听天由命温顺了袁这是生灵
的应急反应遥

拎着鱼回去袁 全家即可美美地吃上一顿 野鲜鱼
宴冶袁或红烧尧或清蒸尧或煮咸尧或烧汤袁也有腌制尧晒
干袁鱼多还分享给亲友邻居共享袁有时也拎去桥口或
街头卖了袁换些盐尧糖尧火油尧肥皂等贴点家用遥

正可谓院时常梦回淌鱼事袁只留乐趣记忆中袁经历
人生更丰富袁淌鱼方式亦文章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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